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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
■笃行

聆听一清荷，初夏尽婆娑。
幽香送春去，蜻蜓戏水波。
几处曾裁云，序岁不磋跎。
浅吟诗词赋，葫芦丝奏歌。

善行
■杨宝林

劝君在世要行善，
所有烦恼能驱散。
鳏寡孤独多帮扶，
幼稚病残需捐献。
人人都给一份爱，
个个愉悦心花绽。
乐善好施又利己，
文明社会做贡献。

毋忘母
■杨宝林

老娘育儿黄连苦，
吃糠咽菜哺子乳。
白昼劳作夜纳履，
纺棉织布缝衣服。
省吃俭用为子女，
长大成人毋忘母。

立夏如期而至。在挑捡衣
柜里的夏天单衣时，突然在箱
底发现了一件用棉线布手工缝
制的粗布衬衣。一看到粗布，我
的耳畔仿佛响起那“哐叽、哐
叽”的织布声，眼前又浮现出一
架粗老笨重的织布机和机上横
放着的那个又粗又大的线辊
子，仿佛又看到母亲端坐在织
布机上忙碌的身影……

我是穿着母亲缝制的粗布
衣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应
该说，那个年代里，所有生活在
农村的父老乡亲和兄弟姐妹都
是在粗布里落生，又穿着粗布
衣回到泥土中去的。因此，每当
看到城里人穿着洋布衣服在眼
前路过时，总是投去非常羡慕
的目光。我记得小时候一次跟
着父亲进县城，当看到百货大
楼里的营业员穿着白色的确凉
衬衣站在电风扇下那个倜傥风
流的身姿时，就惊讶地问父亲：

“能回去叫娘给我做一件吗？”
父亲无可奈何地摇头道：“儿
啊，好好上学吧，将来干事了，
爹再扯来洋布让娘给你做。”从
此，我把爹的话深埋在心底，暗
暗告诉自己：努力吧。

在我小时候，母亲在隆冬
深夜纺棉织布的事儿至今记忆
犹新。那时候农村没有用上电，
母亲把我们安顿睡下后，在头
顶上吊一盏煤油灯，坐在灯下
借助微弱的灯光，开始了一冬
天艰辛而又漫长的纺棉织布。
在那纺车声中，一根根棉线从
棉絮中抽了出来缠绕在纺车的
锭子上，锭子上的棉线渐渐变
粗了，最后缠绕成了椭圆形的
线穗子。

纺线大都在农闲的冬季去
做，每当夜晚时分我放学回到
家里后，便在那昏暗的灯光下
完成老师留下的作业，母亲担
心我看不清课本，就把灯头用
针挑得大大的，尽量使灯光明
亮一点。在那寒冷漫长的冬夜
里，当我一觉醒来时，母亲仍坐
在那里不知疲倦地一抽一抽地
在纺线。一个冬季，母亲纺线三
四斤，光线穗子就够来年春天
织布用的了。

春天来临，桃花开了，蜜蜂
鸣唱了，母亲找来邻居聚到一
块，把一根根经线整齐排列穿
起来，然后放到织布机上。从
此，织布机上的经线随着纬线

的往返交织，一尺尺的粗布便
在这机械的重复声中诞生了。
母亲对于纺线织布是个行家里
手，她很能吃苦，织布这种手工
活可不是谁都能干得了的，既
有灵活性又有技术性，看似一
个踏板，一个推杼动作，一根经
线断头，如果没有熟练的动作
要领，休想织出好棉布。为了增
加花样，母亲还对红、黄、黑、蓝
等颜色的纬线进行搭配，织出
的布做成衣服穿到身上，每当
人们夸我们的衣服好看时，母
亲脸上就露出了少有的笑容。

那时的乡村礼遇，男人的
尊严，女人的靓丽，孩子的欢
乐，生活的滋味，其实都是有一
帮心灵手巧的女人用织就的一
匹匹粗布来实现的。1975年1月
3 日早晨 5 点，天还没亮，我离
开家乡参军了。母亲知道我天
亮要走，特意将她用粗布做的
一件衬衣塞进我的背包里，未
婚妻还用粗布给我缝制了两双
鞋垫，中间还绣了个大红的

“心”字。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当年温暖了几代人的粗布
衣退出了历史舞台。可是，最近
我突然发现，曾经一枝独秀的
粗布衣又悄悄地回到了人们的
生活中。在农村集市上，多年不
见的千层底手工布鞋出现了，
夏天有替代凉席的粗布床单，
冬天有既保暖又密实的厚棉
袱，就连扣子、鞋绳、头巾也是
纯棉布做成的，只可惜织粗布
的机子少之又少了。一位很有
钱的朋友说，穿着粗布衣，身上
舒服又养人，上万元一套的名
牌也不如这身粗布衣。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我多么怀念那来自农家，带着
浓浓乡土风情，由母亲一针一
线熬夜受冻亲手缝制的粗布衣
啊，它用数不尽的根根棉线把
无尽的乡愁、亲情交织演绎得
催人泪下，难舍难分。如今，穿
着娘做的既柔软又养身的粗布
衣，成了多少人的一种梦想，甚
至是一种奢望。我常常在睡梦
中醒来，辗转反侧，脑海里又仿
佛浮现出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粗
布衣的身影，还有浸泡着殷殷
母爱的历历往事。那承载着浓
浓乡土亲情和深深母爱情怀的
粗布衣，将永久珍藏在儿女们
的心窝里！

诗风词韵

献给母亲
■闫万统

离开我已四十余载的母亲，

我永远忘不了您的大恩，

是您用甜蜜的乳汁，

哺育我长大成人。

从我出生那天算起，

你就担负起母亲的责任。

当您听到哇哇的哭声，

你会把乳头塞到儿的嘴唇。

炎热的夏季，

你拿扇为儿驱热逐蚊，

严寒的冬天，

你将儿抱在怀里暖身。

解放前的那些日子，

家里穷得没有分文，

囤里找不到一粒粮食，

更谈不上什么奶粉。

你那被煎熬过的奶水，

早被襁褓中的我吮尽。

为保住我的小命，

你拿起打狗棍外出求人。

你讨要来的饭菜舍不得吃，

为让襁褓中的小命生存。

伟大的母亲啊，

你经历酸甜苦辣，

终于把儿子拉扯成人。

您一丝丝的白发，

您一道道的皱纹，

都镌刻着您辛酸的年轮。

您把我抚养长大，

而您却消失了人间灵魂。

我永远铬记您生前教诲，

儿子堂堂正正循母训，

放心吧，我伟大的母亲！

诗风词韵

粗布情丝
■王甫海


